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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在阳世
摇摇晃晃（组诗）

姻（四川）孔令华

我后来我发现

我后来我发现
我与太阳一个色。色调如童年
事物取向圆润，包括骨头、梦境
失眠，与心率不齐
我喜欢白天，也包容夜晚
喜欢飞禽、平和，也包容惊雷、阴暗
我始终与事物简单对接简单

我后来我发现
我写“一”字的铅笔、橡皮擦、年龄都丢失了
在梦里找了几回，全是深不可测的
几何图案
我后来我发现我已经没有了父母
我蜗牛一样变成父母的模样
左眼拥挤着城市的喧嚣
右眼萎缩着乡愁支离破碎的断垣

我后来我发现
窗外有野猫在半夜里哀嚎
麻雀总在冬天黄昏的女贞树上聚众闹事
家乡的小女子，与麻将相依为命
我后来我发现，我将固定在一个位置
不吃安眠药也能长眠

三九霜晨

真冷，这个早晨
收音机的新闻冻结了好几条
油菜、麦苗，以及一些刚过了青春期
的事物，只剩半条命了
野狗无处觅食，叫声瘦成一条冰凌
太阳冻醒了，脸色通红
缩在半山坡上
年关迫近，乡愁亦浓。在荒地
出生的白头霜
也只剩下半条命了

恍若隔世

又见蛙声。恍若隔世
这个夜色，闲散的人群
在绵延河铺满琐碎的路上
漫步。如水草根部一群游动的鱼

蛙声乍响，我莫名兴奋
声音被水洗旧了，朝一个方向
如童年小伙伴
在山坡上旋转饥饿的陀螺
等我。呼唤我

蛙声敲击我快要僵硬的肢体时
夜色晚春。恍若隔世
我看到
油灯下母亲在缝补旧衣

走近鸟语

鸟儿是经过磨砺的老艺人
站在春天的枝头演唱
实属不易。把柳枝唱绿了
把二月天唱成了荒月
行人软绵绵的。也有一些唱词
销魂。于是荒唐事情一个接一个
小鸟破壳而出。花儿和土蜂
纠缠不清。麦穗集体怀孕
邻居女孩哭着吵着
要在路口偶遇能相守一生的人

鸟语很老了
对话、独白，高音、低语
我没有听懂一句
如朋友戏说我的诗句
但我依然走近鸟语，默默地
心底发出野兽的声音
鸟在高处丢一句，我在低处接一句
都把秘密泄漏给了对方
又彼此保守了秘密

那山那人那鹰（外一首）

姻（广东）杨宇

头顶的那只苍鹰
像一只蝴蝶装订在
巨大的蓝色衬垫
渺小，让人看了心不在焉
可是如果你上升到了
鹰飞的高度，你就知道
延绵的大地，辽阔的海洋
宽敞明丽的天空，全在
苍鹰伸展的双翼中，归它拥有

我在这山中行走
像一只苍鹰巡游在
鸟语花香的蓝天
孤单，让人看似一无所有
可是如果你像我一样
痴迷这座山，你就知道
岁月的回响，人生的起伏
诗文的谋篇索句，全在
连绵起伏的葱绿中，盘桓缭绕

雨打芭蕉

有一种音乐

比雨打芭蕉更美妙

撑着小花伞雨中行走
雨点在伞面

噼哩叭啦胡打乱敲
似乐句催递，弦乐齐奏
脚下的路面，清澈的涟漪
一圈接一圈抒情地扩散

水花像密集而下的鸽子
随着旋律急促的音符
起舞跳跃

有一种享受
比华盖下的君王更美妙
撑着小花伞雨中行走

轻爽惬意中，一些事情
洗涮得如此简单明了

其实，人生不需
太多的掌声和鲜花缭绕
不需雨打芭蕉叶带愁
心同新月向人羞
知足常乐，随遇而安

已经足够

季节吸食村庄骨髓
姻（四川）笨笨

闪电在天边突起，雷声未到
心开始莫明阵痛

从大渡河镜面走势，感觉村庄

张开忧伤的眼晴
嘴含昔日牧笛晚唱，成对的蝙蝠

抛开世代约定，不理会

春天百鸟叫卖十里圈定的领地

也不管花蝴蝶发情期的体液
与奔跑的小兽争相触碰

叩击季节琴键，记忆里的老牛

咀嚼院门内的荒草，反刍私生的南瓜秧
是否顺手拉进探出头的它给予安抚

不会让教堂内走失的圣辉面对
老屋集体的哭泣，感染望穿秋水的老人
再次面对村庄消失的农耕记忆

趁屋顶水滴未央，发声咳痛
季节伸出的舌尖舔拭每一寸田地

失声于时代性流行的通病

零点
姻 (湖北)刘晓星

零点的夜
它憋着心跳 憋着呼吸
如侧身倾听的耳朵

那憋得心慌气短的后面
是一双高跟鞋的后来
那踢着零点夜

从我窗下匆匆来又匆匆去的高跟鞋
今宵 我为你留守
那爬过窗帘的光亮
不为打探

只因圆一场花事

今夜无眠
恰逢细雨应景
那挤满灯火的夜巷
可否有撑油纸伞穿高跟鞋的女郎
将我的夜彻底凿穿

夏至，为远村临屏
姻 (四川)杨然

写诗写到哪里了?

写到远村夏至了。
哦呀，忘了告诉水哥了，

赏花那天，最好雨声小点。

其实我还没有到过远村，
除了那次路过，

车陷进淤泥，是不是藕丝扯绊，
说不清楚。我是昨夜梦里出发，
悄悄去当年迷途访旧，

走着走着，就轻飘飘了。

风是嫩的，吹得我沉醉。
每棵树每条路都不认识了。

满眼是崭新的楼和鲜活的泥土，
荷叶在附近招揽一些萤火一些香气，
我闻得出来，我以心跳为它们数数，

虫儿在草丛自由自在作词作曲，
蛙鸣在周围大口大口吞云吐雾。

醒来，当真是今年夏至，

邀请的宾客准备得怎么样了?
蝉儿会来吗?地里正熟着桑椹，

那些宾客，有荷，有凤，也有莲子，
还有那位行脚的大仙，他们，会来吗?
说是远村不远，也要预防日晒雨淋呵。

是的，蟠龙说对了，今年客人真多呀，

船长，顽童，抽烟的虹与喝酒的兔，
还有飞马，放牛女娃，一缕缕梅芳，

来吧，来吧，远村真的不远，
这里有牯牛、仙鹤、青铜秀才，
他们以古香古色礼仪，拥抱大家！
因为，今天远村夏至，每一滴雨水，

都是一颗颗金子，荷花，荷花……

渊1冤
走进飞翔的方向，看到远方蔓延的塔尔

巴哈台神魔，在寂寞峡谷，挥舞着思想的利

剑。

季节的花朵，随意绽放，就成为生命的直

线艺术———

不想淹没，也没有崇高的舞蹈。

幻梦之间，只是野狼的狂吠，在浅灰色岸

边，一座废弃竹园，撒落一地破碎的经文。

渊2冤
———伫立片刻，巴克图对面的一只小鸟，

像是影子，阐述着春天的痴迷。

毫不介意国度的陌生。

根部的形象，自然地展示灵魂的凝练。

一种无拘无束的爱，穿过河流，穿过孤独

的乡村，进入旷野，漫天的蝴蝶，来自西伯利

亚的异域风情，深涧一样，凝聚着漂泊的回

声———

渊3冤
哦呵呵呵———

白云如水，如水的记忆，轻轻地叙述一个

大唐帝国女子樊梨花的传奇片段。

雏菊布满山墓。

紫丁香站在菩提树下，聆听岁月的心跳，

一次，又一次地蓦然回首———

看我精彩微笑，成为今夜死亡者的完美

血液，图腾出爱的辉煌！

野地风光

温热的炫耀肌肤的青春，如何也看不见

石头的温度。履行的诺言，荒废在山水之外

随意浏览一些身边局势，心灵的执着

花朵瘦弱的躯体，鄙视的眼光，毫不留情

地撕破你的独臂

颠簸的思想，成为备受质疑的哲理

销魂时刻，演绎着商业的奢侈

一屑不顾的鲜藕，赤裸裸的，完全摆脱了

时间的羁绊

只有一分钟，飘荡的秦俑，坚守大秦圣地

几千年的困惑，原封不动地跨越时空

阐述着卑鄙的欲望

更高的燃烧，不是火焰。娴熟的歪门，一

步走进去

什么都是定性的规律

桃花劫来，男女老少，诺诺连声

唯一沉默的那个女孩子

却是个哑巴

还有一个丑的连喘气功夫都不够用的

人———

还想算计什么？一分钟，呆头呆脑的几率

根本无法作出遗言的姿势

烧纸的队伍浩浩荡荡。祭祀的佛者们，蔚

为壮观

容不得细细品尝春秋战国的味道

野地的风光，淹没在虚拟的餐桌上……

岸边的蝴蝶

渊一冤
寂寞沙滩，阳光是唯一的果实。

一滴，一滴，臻美的泪水，凝聚成伤感思

绪，跨越千年轮回。

触摸骨髓，痛彻心扉的素颜，写满崇高的

传奇。

一直飞翔着。

走不出生命皈依的寺庙，潮湿的花朵，祭

祀着青春的瞬间———

精美绝唱，演绎神圣山水。经典的舞蹈，

只是短暂的回眸一笑。

渊二冤
我爱———死亡之吻，不悔的羁绊。

聚集在海浪的雄浑歌声里 ，挣扎在峡谷

的深沉思念中。

哪怕是飘摇地融入苍穹，一丝清微的烟

尘，卑微地赞美自己，不为猥琐的困惑。

那坦荡的水，蔓延的风，一定是我回家的

幽香，飘雪一样的神界。

让孤独的船舶，悄悄地，从我灵魂的岸

边，走向遥远……

月亮时缺时圆。

月儿满圆，异乡的另一头，眼神充满思乡

的愁。月挂树梢，眼眸深情跟着走。圆月就像

孩子的脸，画上两道喜眉，画一个翘起的小

嘴，泪珠凝腮，几多惆怅，牵牵挂挂，口中月饼

却不香甜。卧枕难眠，泪湿枕巾又梦故园。

月儿半圆，恰如弓弦。归心似箭，神色黯淡。

月宫的嫦娥清冷可怜。槐花树下玉兔惜缘。在外

打拼的人儿啊，浩瀚天际繁星点点，泪水涟涟。

邮一枚信笺，月光倾城，带走我的思念。折一枚

纸笼，月光装进里边，照亮回家的路。

月儿如钩，形如弯镰。收割金黄，装点秋

颜。月儿如钩，扁担喜担丰收。秋水莹莹，瘦杆

甩在里面。水纹圈圈，形影单只。垂钓瑟秋，心

生怀恋。

云中穿行万里路，游子又把思念连。又见

月光洒满楼，隔山隔水心肺黏。花落有声，捧

皎洁月光听夜色缠绵。流水有意，寄月之恋奏

平安和弦。

天意谷

天意谷里，峡谷盛景和着巴人传说把神

秘和魅力呈现在世人面前。

关隘、洞穴、深潭、瀑布，每一处景都源于天

生，观者，自然咏叹。在天意谷，夏天遁形无踪，

葳蕤的林荫和沁骨的泉水才是这里的绝配。

没有混凝土森林，没有烦嚣的叫卖声，天

意谷的一静一动似乎都与水有关。

飞瀑倒泻，流水湍急，溅玉飞雪，水以狂

热的姿态奔涌而来，是发泄？还是解脱？有时，

她又换个模样，躺在幽暗的林间，坚守一份宁

静，连歌吟的鸟儿都不会去打扰。

静水安澜，我不忍触碰，只任凭水雾飞烟

洗祛我多日的烦忧。

景，是天意，人生，会是天意吗？

缪氏庄园

当艳丽的三角梅爬满砖红的围墙时，葡

萄们就快成熟了。漫步葡萄长廊，牵手世外桃

源，清风似有若无，一如放缓的脚步，生怕惊

了午睡的人儿。

庄园里，每一粒葡萄都是独一无二的，在

阳光的刺激下，果酸和糖度悄然发生微妙的

变化。直到最后一抹夕阳涂尽，她们才稍事歇

息。

秋夜，草木和葡萄一同发酵，携着露珠和

美酒的女主人，姓缪，温文尔雅。

在这片山坳里，这个种植葡萄、管理农庄

的女人，幸福的守望者，她像一个引路人，在

脱贫攻坚的时代背景下，写下一首扶贫帮困

的赞歌。

月亮快融化的时候，我们告别。讶于缪氏

的经历，生命的冲动源于信仰的召唤。

在这个不眠之夜，伴着夏黑和阳光玫瑰

的余香，将梦和期待全部揉进月色。

御临河

一处山水加上历史的浓墨，往往会显得

更加厚重，更有沧海桑田之感。

今天，我虽已无法窥看历史的真实，但世

代流传的传说总也走不出这深幽的峡谷。

你不能小看一道河流的力量，它切断山

脉，冲刷山壁，巍巍铜锣为它开路，萧萧草木

为它摇旗。于是，当勇气被耗尽，沉入江底的

戟杆无缘再上沙场，流亡，是耻辱还是幸运？

千百年来，朝代更迭，江山依旧。

成王败寇，血脉至亲兵戈相见，何其残

酷。

伫立峡谷内，我分明听见御临河叹息的

水声和远处漫无边际的吼声，历史已如过眼

云烟，此刻，我宁愿相信帝王是这样的结

局———好过毁于一场大火。

至少，能够寄情山水间，红尘悟菩提。

（注：铜锣，指铜锣山，由四川大竹县进入

四川邻水县境内，御临河横切铜锣山。）

月之恋
姻（江西）熊志华

印象·邻水（组章）

■（四川）叶茜文

塔城，角落里的漂泊回声（外二章）

姻（新疆）梁北雁

回访完客户，已是腊月二十九。车回东

莞，经过贵州 S 县的时候，老板刘勇对正在开

车的我说，“保安谷雨就是这个县的。”

三百多人的工厂，老板对一个普通保安

的印象这么深，我惊讶地说了声“是吗？”

“我和谷雨是故交，二十年前我来东莞打

工，和他分配在一个车间。他这人没上过学，

挺本分实在的，也不爱说话，只知道默默低头

做事，在那个厂都干了十几年了还只是个普

工。前几年，看他还没混出个样子来，我就把

他招到了咱们工厂。”刘勇一阵感叹。

“怪不得啊，他平时看上去虽然不怎么灵

活，但做事挺认真，任劳任怨，有时保安人手

不够，他一个顶俩。”我说。

“他四年都没回过家了，平时我劝他回去

一趟，他总是一笑了之。”刘勇向车窗外望了

望，忽然说，“走，我们到他家去看看。”

按照人事部提供的地址，我们的车子七

拐八绕地开到了一户农家。一排简陋的旧房

里住着三口人，谷雨的父母和一个叫叶子的

小女孩。当我们说是谷雨的老板和同事，特意

来看望他们的时候，老人激动得手都发抖，连

连说“贵人呐”。

攀谈中，我们得知谷雨因为家里穷，人老

实，三十来岁才娶上媳妇，这女人没过几年，

嫌家里穷，丢下年幼的叶子，跟一个外乡男人

跑了。谷雨心灰意冷，反正在家种地也挣不了

什么钱，于是干脆外出打工。他不愿回家，除

了养活一家人经济压力大外，还想攒点钱盖

房子。

叶子跟我们说，她只在小时候见过父亲

两次，长大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到现在，

父亲在她心里只是一个代名词，因为她对父

亲几乎没有印象了。父亲每月按时往奶奶的

银行卡里汇钱，偶尔来封信，问她的学习成绩

好不好，长高长大了没有？父亲说等挣够了

钱，他就会回来，在家里建栋大房子，再也不

出去打工了，陪她和爷爷奶奶开开心心地过

日子。有时，父亲会在信里夹几张照片，从照

片可以看出父亲的衣着时尚了许多，人长胖

了些，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

刘勇说，“叶子，你听叔叔说，你爸真的不

容易，请理解他。你爸今年工作忙，回不了家，

不过我可以让你马上见到他，而且还会送给

你一份特殊的礼物。”

过了一会儿，刘勇从车里拿出一部漂亮

的手机送给叶子，手把手地教她上网和使用

微信。通过微信视频，叶子跟爷爷奶奶见到了

谷雨。

叶子激动得哭起来，边哭边说，“爸爸，你

太狠心了，怎么这么多年都不回来看我和爷

爷奶奶啊？”

“爸爸对不住你们……爸爸也想你们啊，

可爸爸没能力，在东莞这边也找不到好工作

做，多亏你刘叔叔帮忙，在他的厂里当保安，

爸爸一切都安好，你们不用担心。”说着说着，

谷雨用手不断地抹眼睛。

“儿啊，你有空还是回来一趟吧，回来看

看叶子，好几回，我听到她在半夜里喊爸爸

呢！娘知道你一个人在外挣钱养家不容易，你

汇回来的钱，娘和你爹都帮你攒着呢！钱多就

多花点，钱少就少花点，我们一家人健健康康

地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叶子的奶奶凑到

手机前，对那头的儿子说。

谷雨说：“娘啊，儿记住您的话了，明年一

定找机会回来。”

这时，刘勇接过手机对谷雨说：“请你安

心工作，等到明年春节，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大

大的惊喜。”

从谷雨家回来的路上，刘勇问了我一连

串的问题，“你说到年底了，全公司放假，只留

下保安了，你说他们想不想回家过年？他们会

愉快地工作吗？对于那些只身在东莞的人来

说，他们家里的亲人又是怎么想的？”

我说，“刘总，不瞒您说，咱公司那十几个

保安，大都只身在外打工，总有那么几个滑头

的，每快到过年就辞工了，反正现在也好找工

作，他们的目的很简单，不就是为了过年能回

家和家人团圆吗？留下的都是实实在在做事

的。”

刘勇告诉我，“我刚才已问过谷雨一家，

如果有人承担车费请你们去东莞过年，你们

会来吗？他们表示非常愿意。我现在有个大胆

的决定，回去由人事部执行。”

“刘总，我冒昧地问一下，您这个决定，是

不是准备请那些回不了家的员工家属来东莞

过年呢？”

“是的，凡在我们公司过年回不了家的员

工，明年春节的时候，只要他们家属愿意来，

我报销来回的差旅费，并设宴热情招待”。刘

勇说完，脸上挂满了笑容和憧憬，兴奋地哼起

了一首“常回家看看”的歌曲。

温 暖
姻（广东）谢松良


